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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十月，金色灿烂的阳光，惊艳
了我们的双眼。不管在哪里，清晰听得
见，你那高亢响亮的歌声，以舒畅、悠扬
和浩气，回荡在青山绿水间，仿佛从长
长的路途归来，在高高的天空飞翔，茫
茫的海上远行。

遇见十月，像是遇见生命的源泉，
沐浴在身前身后的一缕缕光芒，始终充
盈着怒放的激情，朝气有加、吉祥有余，
那种幸福的表情就像泉水叮咚不息，流
淌在心里、流进了血脉、流向了诗和远
方。

在十月暖暖的阳光下，多想捡拾一
把唯美的光辉，把记忆的思绪安置在心
灵深处，把憧憬安放在梦的意境里，在
日常的安稳中沉静回馈可敬的十月。
多想用一张白白的纸笺，折叠一湾款款
的深情，写一首抒情的诗行，跳一曲动
人的舞蹈，点一堆旺旺的篝火，照亮一
片希望的田野，寄托我们心中的敬仰，

在每一束十月的光阴里，雕刻深秋的岁
月，欣赏凉爽的微风，赞美饱满的丰硕。

在十月融融的月色里，那柔柔的清
风和倾城的银光中，铺展着一篇篇经年
的故事，颐养普天的情怀和温馨。无论
走到哪里，是大街小巷还是乡村小路，
健步走动的时候，脸红润、心温馨，赤诚
在肩上；安静欣赏的时候，风儿舒展、云
儿缱绻，秋雨滴答了满眼的风景；遥望
远方的时候，望星空、祈希望，心潮澎
湃，眉宇间盛满激情。在季节的字里行
间，写下十月多姿的风情和万里长行的
歌谣。

好一个荣光岁月流淌的似水年华，
看见那些不一样的日月和山水，听见那
些不一样的善良和烟花，扬起十月的绚
烂，时代多娇，心情就有多好。相逢相
随人生的每一时刻，深情的目光，散落
在跌宕韵味的辞章里，不老的眷恋，安
顿在单车穿过林荫的清新里。深深觉

得，时光有爱，人间有情，在深情纵横的
脉络中，演绎着别样的情怀。

静静地想，想把美好的十月凝固起
来，紧随季节的音符，让不老的双手牵
着眼前如画的风景，让一缕缕炊烟和那
一枚枚青春，肆意放飞于湛蓝的天空，
让心底生出欢喜，让我们不负十月的高
天云淡，不负十月的凉爽宜人，也不负
十月的菊花盛开。

心心念念十月的华美，在时光中留
下甜美的追忆。每每读到十月的华章，
秋高气爽的暖暖阳光、风轻云淡的融融
月色和它的浩瀚无垠让人心怀高远，让
人心思澄静,让人感受到春花秋月的闪
闪光亮。

金色的十月，葱茏了世间所有的美
好，无须多说，让我们默默地多装备一
份冷暖，多亲近一份欢喜，多热爱一份
新时代的光芒，把懂得的每一份深情时
刻装在心里。让我们把对十月的可敬

和可爱，洒满季节的日日夜夜。珍贵的
时光为我们而在，我们每个人都是风
景；我们的浪漫依时光而在，我们每个
人都是宠儿。我们理应为你高山清泉
的潺潺而歌，也为你碧水善美的东流而
唱，将有阳光和月光的地方，都变成我
们深爱着的海洋。

十月，你那成熟的美，再现生命的
饱满、馥郁和善美，让人如此珍爱你的
高远、襟怀和厚爱。

十月，你那壮丽的美，任性你的广
阔，自豪你的昂扬吧，让我们在大美山
川的蓝蓝天空下自由飞翔。

十月，我如此珍爱的十月！

□张永海

十 月

这 是 一 张 拍 摄 于 1956 年 的 老 照

片，照片是 125 女子地质队、402 女子测

量队及其他地质队的部分女同志代表

的合影。那年，中央慰问团到了当时的

茫崖镇（即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

崖市），接见了她们，随团的《中国青年

报》记者拍摄了这张照片。如今，照片

中的人已步入老年，虽然部分人还健

在，但已分散到全国各地，要找到一个

也不容易。

巧的是 2023 年 5 月我去西安办事，

听说当年在 125 女子地质队和 402 女子

测量队干过的德尔木勒绒，正在西安的

女儿家，于是我抽空采访了她。之后我

又电话采访了当时在 402 女子测量队

的王秀兰。对 125 女子地质队的报道

较多，一会儿说是女子地质队，一会说

是女子测量队，到底是女子地质队还是

女子测量队，是一个队还是两个队，一

直说法不一。

历史上，青海石油管理局其实就有

两支由女性组成的工作队，一支是 125
女子地质队，一支是 402 女子测量队，

但两个队常常被混为一谈，令人疑惑。

为此，我专门问过 1954 年进入柴达木

盆地，在 404 测量队搞测量，后调江苏

油田报社当社长兼总编辑的洪武平，他

说 1 字开头的是地质队，如 125 女子地

质队，队长叫郑爱芳。2 字和 3 字开头

的是地球物理勘探队，如 201 队，队长

是朱松元（物探副总）。301 队，队长是

张德经（海洋总调度长）。4字开头的是

测量队，如 402 女子测量队，队长是林

伟兰。当时地质队很多，主要是搞地质

勘探，其中也包括测量，还有一些学历

很高的女同志分散在这些地质队中。

而女子测量队的工作就是测量，所以叫

402女子测量队。

要找石油，先得测绘。说到测绘，

让我想到了 1954 年初进入盆地的测绘

权威佘植。这位北京长大的广东人，毕

业于同济大学，是初进盆地时柴达木勘

探大队 401、403 测量联队的队长、技术

员。曾为柴达木的三角测量、地形测

量、水准测量，尤其是对阿拉尔基线网

和天文点的测定做出过重要贡献。当

时，条件极其艰苦，他们在很短的时间

内就确立了柴达木历史上第一个坐标

系统——阿拉尔坐标系。为了确立盆

地第一个高程系统，他们利用简易的设

备，在红柳泉坚持观测了三天三夜，取

得了大量数据，确定了盆地高程系统的

基准——红柳泉高程系统。这个坐标

高程基准，是大家进行石油地质勘探、

施测地形图、布设控制点的惟一依据，

一直沿用了 27 年之久。可以说，阿拉

尔埋下的第一块基点标石，就是青海石

油局测绘工作的奠基石，也是柴达木盆

地石油勘探的奠基石。

2010年，我写《开路先锋今在何处》

一文，曾专门寻找过为油田测绘做出过

重大贡献的佘植同志，可惜未能如愿。

有人告诉我，1958年在柳园火车站见过

他，他带着国家测绘局的同志，在完成

对阿拉尔高程系统基石的校正工作后

已返回北京。

后来我采访了测绘专家、物探处的

主任工程师樊德仁，他说，如果没有测

绘工作者提供准确可靠的点位坐标和

精细的地形图，就无法进行地质、地球

物理勘探，自然也无法进行油田开发和

建设。因此，测绘工作是石油资源勘

探、开发工作中的一项超前性、基础性

的重要工作。

初进盆地时柴达木地质大队中有

一支主要力量，就是为石油地质勘探服

务的测绘队伍，包括一个三角大地测量

队、一个水准测量队和四个地形测量

队，近 200 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

右。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护送下，来到了柴达木，拉开了

柴达木盆地测绘工作的序幕。

1956年，柴达木盆地测绘工作发展

到最高峰，测量人员由原来的二三百

人，猛增到 1700 余人，队形编制增加到

12 个，并在几十个地质、地球物理勘探

队中还专门配有专业测量组。测绘工

作发展空前，测量队伍遍及整个盆地。

直到 1978 年，盆地的大规模地面地质

调查才相继完成，测绘专业人员陆续调

往当时的国家测绘局和石油工业部所

属其他油田。

1956年初，青海石油管理局成立了

第 一 支 女 子 测 量 队 ，即 402 女 子 测 量

队。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开始只有

19 人，除生活管理员和炊事员，其他全

是女同志，最大的 25 岁，最小的只有 17
岁。刚成立时，队员们在西安专业院校

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又到陕北野外实习

了三个月，之后经过半个月的汽车颠簸

才来到柴达木。

柴达木盆地是一片戈壁沙滩，还

有成片的盐碱沼泽，在这样的环境下

工作，难度很大，一是吃水困难，二是

搬家困难。吃水得靠骆驼从阿拉尔去

驮，近者几十公里，远者上百公里，驮

一趟水得几天时间。加之盛水容器笨

重，来往一趟根本运不了多少水。搬家

也靠骆驼驮运，近了还好说，远了就十

分麻烦。仪器仪表、锅碗盆勺、所住帐

篷等都得带着。当时，油田的骆驼最多

时有 1500 多峰，专门成立了驮运大队，

为各野外队送水和搬家。1954年，青海

石油管理局干部职工有 484 人，到 1955
年 就 增 至 4500 多 人 ，至 1956 年 达 到

15000 人。当时野外队就有几十个，加

之还有钻井队，虽然开辟了新的水源，

也买了些汽车，但主要的驮运还需要靠

骆驼，吃水仍然紧张。女子测量队平时

注意控制用水，几个月不洗脸，不洗衣

服，仍然不时遭受断水的威胁。一次，

她们在亚巴尔施工，因骆驼迷了路，三

天都没喝一滴水，口干得不能说话，眼

花得看不清东西，但她们坚信水一定会

送来，她们相依相靠，相互鼓励，直到第

三天水才来了，女队员们一个个激动地

流下了眼泪。

野外工作本来就很辛苦，柴达木盆

地到处都是戈壁沙滩，很多地方寸草不

生、风大沙多，加之海拔高，条件异常艰

苦。女队员们常住单帐篷，每顶帐篷住

3 人，夏天日晒雨淋，蚊虫叮咬，帐篷还

经常被大风吹跑，队员们不得不冒着大

风去追帐篷。但女队员们从不叫苦，不

喊累，默默地为祖国的石油勘探尽着自

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402 女子测量队的测量队员们，虽

然大多出自大中专院校，但多数不是学

测量专业的，虽然经过专门培训，但工

作中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经验

少，技术不熟练，加之气候条件恶劣、地

形地貌复杂等因素的影响，最初无论数

量还是质量，测量废点偏高。于是她们

抓紧学习，自己学，集体学，互帮互学，

很快便熟练地掌握了测量的各项技术。

盆地的夏天经常刮风，这对测量工作干

扰很大。一遇大风，仪器支不稳，标杆立

不直，但队员们仍然顶着大风坚持施

工。一次风实在太大，为了测量，操作仪

器的人顶着大风围在了仪器旁，努力让

仪器纹丝不动，两个扛标尺的女孩，更是

死死抱住尺子，不让其摇晃，这才顺利地

完成了任务。

女测量队员、藏族姑娘德尔木勒绒

（汉族名李月英），今年已经 85 岁了，她

是 甘 肃 省 张 掖 市 肃 南 裕 固 族 自 治 县

人。1956 年，她与旦木驰加（汉族名马

万海）结婚，当年便参加工作，被分配到

女子测量队。她文化程度低，但虚心好

学，很快就适应了工作，常扛着标尺跑

前跑后。后来，由于机构的变动，德尔

木勒绒被调到钻采指挥部小卖部，在那

里工作了整整 17年。

巾帼何曾让须眉。由于 402女子测

量队和125女子地质队的工作成绩优异，

曾多次受到 青海石油管理局的表彰。

1956年，她们还光荣地出席了青海省勘察

与开发柴达木盆地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梁泽祥

青海油田的第一支女子测量队
父亲一生要强，如

今 年 过 八 十 ，依 然 腰

板硬朗，为人刚直，若

是儿孙做了错事，不管

你是五十岁还是十五

岁，照样黑脸训斥，那

气势，那威严，俨然咆

哮山林的虎王，令后辈

汗出后背、觍脸赔笑，

再不敢皮犟。

翻箱倒柜记忆的

房子，父亲流泪的场景

好 比 暑 天 里 的 雪 ，很

少 。 印 象 中 ，只 有 三

次。因为少有，反倒记

得 特 别 清 晰 ，今 日 回

想，仍历历在目，恍如

昨日。

那年我刚到而立

之年，和父亲闲聊时开

玩 笑 ：等 我 五 十 岁 退

休，好好给您过八十大

寿！我讨好父亲，父亲

却想起了奶奶。奶奶

前 脚 离 世 ，我 后 脚 降

生，相差十一天。我三

十了，奶奶离世也整整

三十年了啊。

“你奶奶去世那天

早上，跟我说舌头有点

硬、有点麻，可我还是

跟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了，没能见

上最后一面。现在想想，人都硬到

舌头根了，那时候的我啥都没知道

着，一丁点的医学常识都没有，还当

老师着说，你说傻不傻？！”

父亲自嘲着笑了起来，眼泪却

抑制不住地流下来，满脸褶皱的缝

隙里注满了泪水，那些褶皱就像暴

雨如注后喝饱了的小溪小河，使父

亲的脸饱满丰润了起来，笑着哭泣

的父亲看上去像个孩子，那汹涌的

泪水中有后悔、有自责、有委屈、有

伤心、有思念……哭泣中的父亲窝

在 沙 发 的 角 落 里 ，不 再 冷 峻 挺 拔 。

看着这个样子的父亲我哭得比父亲

还要伤心。

从厨房出来的母亲吓了一跳：

刚还说说笑笑的，我一转身工夫咋

还哭上了，发生啥事了？

我和父亲泪眼相对却又异口同

声：没啥没啥。

母亲有个经典语录：人老了还

有胆？胆子碎成渣渣着；人老了还

有心？心软成汤汤着。

女儿出生时，父母还不算老，身

体尚可，自告奋勇要替我带娃，这一

带带出感情来了，在他们面前我不

能打骂教育孩子，但凡说骂两句他

俩立马脸色难看眼里射出飞刀，害

得初为人母的我差点憋出内伤：我

算啥，乳娘？

有次带娃回老公老家，来回得

有一周时间，出门时不到三岁的女

儿死死搂住父亲脖子不放：我不去，

我要爷爷。百般哄劝，死活不撒手，

最后哇哇大哭，眼泪鼻涕抹了父亲

一脸。拉拉扯扯中，我吃惊地发现

父亲眼睛红了，满脸鼻涕眼泪中掺

杂进来了自产的新鲜泪水，且有源

源不断的架势。看到我们愕然的目

光，父亲好似有点羞恼，决然挣脱了

女儿，语速很快地说了声赶紧走吧，

闪身进屋关门。

砰的一声闷响，令女儿彻底心

碎，哭声惊天动地：爷爷，爷爷，爷爷

不要我了，爷爷开门……

我回来后，母亲说，你爸在你们

走后，哭得跟个孩子般。然后高调

重复她的经典话语：我就说人老了

心软成汤汤着！你爸还不信！

父亲是遗腹子，一辈子不知父

爱为何物。上有一姊一兄，比父亲

年长十几岁，都早早成家

分家另过，剩下两人相依

为命，母子情深，不料刚

而 立 之 年 却 成 无 父 无 母

的 孤 哀 之 子 。 父 亲 便 格

外珍惜亲情，对姑姑伯父

特别好，记得每个年三十

晚上，父亲都会带着我们

一家人背着年货，去伯父

家守岁过年，哪怕把自己

家 年 货 搬 空 。 初 一 一 大

早，又匆忙从山上往自己

镇上的家里赶，害怕拜年

的客人等在家门口。

父 母 退 休 搬 到 西 宁

居住后，每年还邀请伯父

伯母来家住上一两个月，

或 者 自 己 回 老 家 住 一 段

时间。父亲舍不得家乡，

舍 不 得 亲 人 亲 戚 们 。 每

次从老家回来，整个人的

精 神 状 态 就 像 没 充 电 的

手机，黯然，失神。

可舍不得归舍不得，

最 后 的 告 别 陆 续 上 演 。

先是姑姑走了，接着伯母

也挥手离世，好在都是高

寿，都缠绵病榻，走得不

算太突兀。

那 年 春 天 ，伯 父 病

重，父亲仓皇赶回，病床

前陪了十几天，情况有所好转，父亲

回到西宁，却时时牵挂着他已是鲐

背之年的哥哥，一天几个电话的问

询着。

有天下午，在西宁工作的伯父

的孙子东东打来电话，说阿爷好像

不行了，让父亲准备一下，他马上来

接。在院子里我碰见了提着小布兜

的父亲，陪他一起到路口等。半小

时后，车来了，东东一下车哭着说阿

爷走了。

父亲一愣，身子抖了一下，嘴唇

抖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两大颗清澈的眼泪缓缓爬过父亲瘦

削蜡黄的脸颊，他看了我一眼挥了

挥 手 ，让 我 回 去 ，转 过 身 坐 上 车 走

了。我呆呆地站在路边，看着车不

见了，木木地往办公室走，上楼梯时

才 发 现 手 里 紧 紧 攥 着 父 亲 的 小 布

兜，眼泪便毫无预兆地滂沱而下。

担心父亲身体，他胆疼了好几

个月。他忍着生理心理双重疼痛把

自己哥哥的丧事办得风光体面，回

西宁的路上东东打来电话说父亲胆

疼得厉害，要直接送到医院，让我们

去二医院门口等。一到医院，医生

下了病危通知，需马上手术。父亲

就这样先后失去了他的哥哥和他的

胆囊。

这次手术，父亲元气大伤，一直

到近两年才慢慢缓过来。

父亲要强一辈子，少时家贫，12

岁才上小学，发愤读书，连续跳级，

18 岁时考到当地民族师范学校，从

此 跳 出 农 门 端 上 了 教 书 育 人 的 饭

碗。

我大学毕业工作那年，拿到第

一个月工资大包小包欣喜回家，父

亲为一点小事近乎不讲人情地训责

我，父亲的一个老友刚好在家，指责

父亲太过严厉不讲道理。父亲训到

最后看我倔强地没流一滴眼泪，哈

哈大笑：这丫头不软弱，坚强着，以

后和社会上的人打交道，不会吃亏，

她这一关算是过了，我也放心了。

我们土族有谚语：喝水能把尿

憋哈，喝酒能把话憋哈，男娃娃成哈

大男人。我觉得考验一个人是否成

熟，还得再加上一条：喝过生活的残

茶冷酒能把泪憋哈。

最好一鼓作气把它憋到自己的

腔腔里。

□
朱
青
芬

父
亲
的
眼
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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